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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8月5日，路易斯·韦恩出生于伦敦，
他的爸爸从事和纺织业有关的工作，妈妈设计地
毯的图案。很不幸的是，路易斯·韦恩天生兔唇，
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十岁才开始上学——这样他
就不容易被比他年纪小的同学嘲笑欺负。成年
后，路易斯·韦恩开始留络腮胡，可以用胡子遮掩
天生的缺陷。路易斯·韦恩有五个妹妹，是家里的
老大，他不喜欢学习，经常在学校打架，有几次，
鼻子都被打扁。他最大的乐趣是去听理工科的讲
座，他喜欢码头，喜欢船，并对工厂和机械着迷。
年纪稍微大点时，他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并参加
时政讨论，他仿佛意识到上学的重要性，也不逃
课了，突然变成了好学生。路易斯·韦恩十六岁的
时候，成为西伦敦艺术学院的学生。

路易斯·韦恩回忆童年：“小时候，我对音乐、
绘画、写作和化学都很感兴趣，我从未计划成为
艺术家。”实际上，他当时最喜欢的是音乐，他甚
至创作了一部歌剧，并邀请他崇拜的演员亨利·
伍德（Henry Wood）爵士出演其中的角色。学音
乐的同时，路易斯·韦恩开始画画，原因很简单，
绘画能给他带来收入。路易斯·韦恩认为：“做画
家要比做音乐家容易得多。”最终，路易斯·韦恩
不得不放弃音乐，全心画画，是因为父亲威廉·韦
恩得了肝硬化，帮妈妈抚养五个妹妹的责任落在
了他身上。靠着家里微薄的存款，一家人省吃俭
用，路易斯·韦恩读完西伦敦艺术学院，随后他在
那所大学谋得教职。

也许是因为天生兔唇，路易斯·韦恩性格古
怪，不喜欢和人交流，他也不喜欢当老师，他隐隐
厌恶这份工作，觉得教书除了能挣钱，自己毫无
收获。他不甘心就此平平淡淡过一生。于是，路易
斯·韦恩拿着自己设计的作品——圣诞节贺卡图
案，毛遂自荐，拜访了很多出版商，并到处投稿。
1881年的冬天，他的第一幅作品发表在12月10
日的《文体新闻画报》上，那是一幅红胸灰雀停落
在灌木丛中的绘图，名为《知更鸟的早餐》。路易
斯·韦恩喜出望外，借着这个机会，他继续自告奋
勇，最终说服《文体新闻画报》的主编雇用了他。
路易斯·韦恩也找到了心爱的女人——他妹妹的
家庭教师，比他大十岁的艾米丽（Emily Marie
Richardson）。这样的选择令两家人都感到失
望，但是路易斯·韦恩宁愿疏远家人，也不愿意放

弃爱的人。1884年1月30日，路易斯·韦恩和艾
米丽结婚，双方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有喜欢的工
作，有爱恋的女人，并暂时不必去想那些繁重的
家庭负担，路易斯·韦恩感到很幸福。

不久，一只叫彼得的猫“闯入”他们甜蜜的二
人世界，并且，这位小成员改变了路易斯·韦恩的
一生。

快乐的时光像是流水一样匆匆而过。艾米丽
被查出患了乳腺癌晚期，她卧床不起，彼得成为
她忠实的伴侣，而她二十四小时守候在彼得身
边，也令彼得享受到无限的陪伴和关爱。路易斯·
韦恩回忆：“妻子不得不待在家里，彼得时时都感
受到爱，它也不会孤独。”并且，彼得让空气里的
很多悲伤和不快烟消云散，每每看到彼得，路易
斯·韦恩都会如释重负，“它躺在妻子的床上，爪
子和身体靠在妻子的胳膊上，它温暖着妻子，减
轻了妻子的烦躁和苦闷”。路易斯·韦恩也常常教
彼得一些伎俩逗妻子开心，比如让彼得躺下装
死，给它戴上眼镜，让它双爪捧起贺年卡。路易
斯·韦恩表示，这只黑白相间的猫，是他见过的最
聪明、最乖巧和最温顺的猫，它也成了路易斯·韦
恩练笔的模特——他画它照镜子，看窗外，偷喝
木桶里的水，玩线团，藏进盖箱，打哈欠，挠
痒……路易斯·韦恩把这些作品拿给艾米丽看，
艾米丽又会开心很久。

彼得的画栩栩如生，博得亲朋好友的好评，
艾米丽建议路易斯·韦恩把这些画拿给《文体新
闻画报》的主编看是否可以发表，但是路易斯·韦
恩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为在当时，人们喜欢
狗而不喜欢猫。1909年，路易斯·韦恩写道：“当
我刚开始画猫时，猫是受人歧视的动物，如果哪
个男人从事和猫有关的工作，都会被认为充满女
人气。”画猫只是一种放松和消遣，路易斯·韦恩
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画狗。

然而，不是狗而是猫让路易斯·韦恩成名，之

前，小猫彼得的出现，路易斯·韦恩的练笔，仿佛
都是为了这一天。1886年，路易斯·韦恩为童书
《斑猫夫人的机构》画了插图，这本书讲述的是名
叫黛安娜的小女孩被送往“斑猫夫人的机构”学
习像猫那样行事的故事。这本书的立意新颖，插
图充满童趣，很快被抢购一空。路易斯·韦恩得知
这个消息后，马上找到《文体新闻画报》运营部经
理威廉·英格拉姆（William Ingram），向他解释
猫插图如何受欢迎，如何有市场潜力，希望为圣
诞节增刊画一系列以猫为主人公的插图。威廉被
说服。之后的十一天内，路易斯·韦恩完成了一百
五十多张猫图，画册名为《一只猫的圣诞晚会》，
增刊出版后，路易斯·韦恩一鸣惊人。

路易斯·韦恩感到成功近在咫尺，艾米丽对
他事业的转机也倍感安慰，然而，幸福还没有完
全到来，艾米丽的病情就加重了，并在《一只猫的
圣诞晚会》出版后的第五周去世。此时，两人刚
刚结婚三周年。路易斯·韦恩痛不欲生，脾气更
古怪，曾经整日和他的妻子相偎相依的小猫彼得
成了他惟一的伴侣。十一年后，彼得去世。彼得
死在路易斯·韦恩的怀抱里，路易斯·韦恩很少给
人讲，但是他一直相信，妻子的灵魂到了彼得的
身上。

路易斯·韦恩更努力地画画，心情低落的时
候，他从画画中获得解脱。“我最喜欢画家科尔布
尔德（Edward Henry Corbould）的一幅画，一
位头上顶着扫帚的陆军中尉撞到了士兵的帐篷
上，他的头上起了个大包；第二幅是，一位胖将军
坐在床上挠头，看起来勃然大怒，他头上也顶着
个大扫帚。在我抑郁时，这些画让我感到快乐，让
我能继续坚持画画。”

从1890年开始，路易斯·韦恩的创作风格有
了明显改变，他开始画卡通化了的猫：或者把猫
画在人的处境里，或者把人画成猫。但路易斯·韦
恩坚持他并没有故意把猫卡通化，他画的就是他

看到的，“把人当猫看，或把猫当人看”，他说他偶
尔会拿着速写本，到餐馆或其他公共场所，画那
里的人，把他们画成猫。路易斯·韦恩通常把猫画
成成年人，而不是孩子。在他的作品里，酒吧里的
男猫戴着单片眼镜，讲着黄段子，和邻家女猫调
情；打扮入时的女猫手持扇子，左顾右盼，又像是
在哼一首老情歌；残暴的猫警察在轰赶猫擦鞋
匠；戴着礼帽、一本正经的猫正为刚偷来的钱包
扬扬自得。路易斯·韦恩画的不仅仅是猫，而是生
活，是人生百态，而这些作品，也正是画给成年人
看的。

路易斯·韦恩是左撇子，一般只用左手绘画，
他画笔下的猫偶尔也是左撇子，比如猫用左手钓
鱼、挖洞、打高尔夫球——做一些非凡的事情，并
用右手写东西、抽烟，做一些日常的事情。他画画
很快，四十五秒钟就可以完成一幅猫图。他从不
吝惜自己的才艺，去小卖部、药店买东西，经常会
主动向对方要纸笔，信手画出一只猫，送给对方。

路易斯·韦恩画过这样一幅画：隔着篱笆，一
只猫和另一只猫对话，远处是一辆摩托车，路上
有一截尾巴。基茨夫人说：“太棒了，我不知道你
是一只曼岛无尾猫！”提佩先生回答：“我也不知
道，直到摩托车让这成为可能！”这幅作品想要表
达的是，凡事都有利有弊——猫让路易斯·韦恩
出名，也让他被迫成为猫的亲善大使，他不得不
接受各种各样的流浪猫。他的邻居描述：“他家的
猫太多了，屋子里住不下，就在花园里安了家。这
些猫很野蛮，看到陌生人会嗷嗷叫。”路易斯·韦
恩呼吁公众要耐心对待猫：“不要提高嗓音对它
们讲话，因为它们会害怕。”他的猫作品和他的主
张逐渐改变了英国人对猫的态度，也让猫越来越
有地位。路易斯·韦恩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时
间机器》的作者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评价：“在英国，假如
有猫长得不像路易斯·韦恩画笔下的猫，那它们

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同一年，路易斯·韦恩被选
为英国猫俱乐部主席。

路易斯·韦恩画笔下的猫都有一双大眼睛，
眼神中带着忧郁。大眼睛模仿的是人的眼睛，大
眼睛里藏着的是路易斯·韦恩的幽怨——大概在
隐隐埋怨天生的缺陷，埋怨命运早早夺走妻子的
生命，埋怨战争令他的事业跌宕起伏。我不禁想
起同样患了精神病的天才艺术家梵高。美国歌手
唐·麦克林（Don McLean）在梵高的画作前才思
泉涌，写下《星夜》：“你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你努
力想获得解脱，没人想听也没有人在听，也许他
们永远不会知道。”幸运的是，路易斯·韦恩在猫
的世界里获得解脱。在他的作品里，他可以变成
任何一只猫，和其他猫毫无障碍地交流，尽管那
个世界里同样有战争，有血腥，有不公正……但
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路易斯·韦恩是那个世界
的主人。

（摘自《猫！猫！猫！——路易斯·韦恩的猫咪
星球》，［英］路易斯·韦恩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
5月出版）

第一章

下午两点，梅德坐在靠窗的书桌前，手中捧
着一杯淡淡的清茶，面前摆着一本人物传记小
说——写的是他最崇拜的凡·高。午后的时光对
于他来说如此慵懒和惬意。

一阵微风从窗外轻轻吹来，这实在是这个潮
湿闷热的季节里最好的礼物。梅德扬了扬眉，感
到自己的生活平静而美好。

作为一名自由画家，二十四岁的梅德拥有他
所需要的一切——独立的创作空间、优越的生活
条件和健硕的身体。当然，还有他最近才结识的
那位漂亮女友。还有什么能比现在的状况更好？

梅德一边翻着凡·高的传记，一边想，自己现
在这种生活状况，恐怕是一代大师都无法比拟
的。

突然，音乐门铃在这个恬静的房间中响起。
梅德下意识地望了望门口，他想不出谁会在这个
时候来拜访。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站在门口的男人几乎
是在开门的同时就闯了进来，他迅速将门关上。

梅德惊讶地望着这个满头大汗的人——自
己以前的初中同学，现在的好朋友——市公安局
的法医袁滨。“你怎么了？”梅德问，“干吗这么慌
慌张张的？”袁滨中等身材，体格一般，穿着一套
白色工作服。此时，他大汗淋漓，满脸通红，正瞪
大眼睛望着梅德，嘴里不停喘着粗气，眼睛里充
满了恐惧和紧张。

梅德觉得有点不对劲。他皱起眉头问：“发
生了什么事？”袁滨仍然不说话，他张大着嘴，突
然全身抽搐，打了一个冷战。梅德抓住他的手
臂，将袁滨带到沙发上坐下，倒了一杯冷水递到
他手中，问：“到底怎么了？你说呀！”袁滨将水一
饮而尽，然后紧紧地盯着梅德的眼睛。一分钟
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带，开口道：“昨天晚
上，不准确地说，是今天凌晨，我解剖了一具尸
体。”梅德歪着头望向他，过了几秒钟说：“这是你
的工作，对吗？你就是做这个的。”“这具尸
体……”梅德问。袁滨停了下来，呼吸又急促起
来。“怎么死得很难看？”

袁滨摇着头说：“是一具溺水致死的尸体，并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梅德耸了耸肩：“那我就不
懂了。”又沉默了一分钟，袁滨缓缓抬起头来说：

“你还记得十年前那件事吗？”

这句话一出，梅德像遭到电击一样，猛地从
沙发上跳起来，大吼道：“你提这件事干什么？你
忘了吗？我们约好永远不提这件事的！已经过
去十年了！我几乎都忘了这件事！”

袁滨也从沙发上站起来，直视着梅德：“你以
为我愿意提吗？如果不是遇到了特殊情况，打死
我也不会提这件事的！”

“我的天！你到底遇到了什么该死的‘特殊
情况’，需要你提起这件事？再说了，和我有什么
关系！”

“你别忘了，‘那件事’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做
的。”袁滨说，“你没有理由让我一个人承担。”

梅德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将头扭到一
边，眉头紧蹙。

“说吧，你遇到了什么事？和十年前‘那件
事’有什么关系？”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在我讲之前，你最好把‘那件事’好好地回
忆一遍。我知道，你忘不了的。我们谁都忘不
了。”袁滨说。梅德将头缓缓地靠在沙发靠背上，
深吐一口气。思绪将他带到十年前的那一天。

第二章

那一年，梅德十四岁，袁滨也是。当然，还有
李远和余晖。当时他们都是南乡初中的一年级
学生——南乡现在已经成了即将开发的新区。
但在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靠近农村的普通乡镇。
那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如果没有发
生那件事的话。放暑假的第二天下午，几个男孩
在学校附近的小山上玩“打土仗”游戏——他们
把泥土捏成小团互相“开战”，玩得不亦乐乎。半
个多小时后，四个男孩子都累得气喘吁吁，一起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看到对方都是一副灰
头土脸的样子，他们乐得哈哈大笑。歇了几分
钟，李远说：“来，我们接着玩儿！”

梅德摇了摇头：“老玩一个游戏，没意思。”
“那我们干什么？你说怎么玩吧！”李远说。梅德
用手撑着头想了一会儿，也没想到什么好提议。
这个时候，袁滨突然直起身子，两眼放光：“我想
到了一个好玩的点子。”

“什么？”另外三个人一起问。“你们记得上个
星期的语文课上，单老师教我们的那个成语吗？”
袁滨说。

“哪个成语？”梅德问。“‘三人成虎’啊！就是
有一个人对你说街上有只老虎，你不相信；第二
个人说，你也不信。”“第三个人告诉我街上有老
虎时，我就相信了。”梅德接着说了下去，“这个成
语比喻的是一个谎言如果反复地出现在某一个
人身上，那他就有可能把它当成真实的——可
是，这个成语怎么了？”

“你们难道不想试试吗？如果一个谎言真的
有三个以上的人在传播，是不是真的就会让人相
信？”

梅德有些明白了，他将身子坐直，“听起来有
点儿意思，那我们怎么试——你是怎么想的？”

袁滨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成语是单老师讲
的，那我们就从他身上来试吧！”

“怎么试？”李远和余晖也来了兴趣。袁滨向

四周看了看，一眼望见了小山坡下面的水潭。他
一拍腿：“有主意了！我们就去跟单老师说：我们
班有个男生去水潭游泳，结果溺水了。看他会不
会相信！”

“啊！跟老师开这么大的玩笑，过了点儿
吧？”余晖有些担心。“可我们是在试他教我们的
成语是不是真的正确啊！”袁滨说，“再说单老师
平时对我们都挺好，他不会怪我们的。事后跟他
解释清楚就行了。”“好！就这么办！”梅德兴奋地
一跃而起，“太好玩了！”“那我们先商量一下。”袁
滨挽着另外三个人的肩膀，开始策划。单文均老
师是梅德班上的语文教师，是个才从大学毕业的
年轻小伙子，英俊、幽默又健谈。平时他和学生
们就像朋友一样，常和大家一起打球、聊天，深得
同学们喜爱。

放暑假后，单老师并没有马上回家，这几天
仍然住在学校分给他的单身宿舍里。

“单老师单老师！不好了！”李远和余晖跑到
单老师的宿舍门口，猛烈地捶门。

十几秒钟后，单老师打开屋门。因为天热，
他光着双脚，看到一脸惊恐的两个人后，连忙问：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单单老师，钟林他掉到水潭里了！”李远冲

进屋内，大声嚷道。
“什么！”单老师大惊失色。这时，袁滨和梅

德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来，大叫：“出事了！
钟林掉进水潭了！”单老师看了他们四人一眼，将
手中的钢笔往桌上一扔，在地上找自己的凉鞋，
但只找到一只，另一只不知哪儿去了。“快！快带
我去！”单老师顾不上找鞋，只穿了一只鞋就冲出
屋，焦急地催促梅德四人。“就在山坡下的那个水
潭里！”袁滨大叫道。

单老师根本来不及等他们，飞快地跑出校
门，向小山坡奔去。袁滨得意地冲另外三个人使
了个眼色，他们知道计划成功了。

“快，跟上去。告诉老师我们只是闹着玩
的。”余晖说。但这时单老师已经跑得没影儿了，
四个人赶紧追上去。等四人来到小山坡时，单老
师已经朝山下的水潭跑去了。他对于钟林已经
落水深信不疑。为了救人，他一边跑，一边脱掉
了短袖衬衣和凉鞋，只穿一条短裤，眼看就要靠
近水潭。

就在袁滨准备叫单老师停下，告诉他真相
时，一件令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在离水潭还有几米时，单老师因为跑得太
急，不慎被一块石头绊倒，翻滚到了水潭中！他
在水里使劲扑腾，忽上忽下，不一会儿，竟沉了下
去，水面只留下一连串的水泡。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梅德四人几乎没能做
出任何反应，他们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呆若木鸡。

大约五分钟后，水面没有再冒气泡，恢复了
往昔的平静，单老师没有浮起来。

袁滨第一个反应过来，他面如土色，一屁股
坐到地上，浑身颤抖：“天哪！我们闯祸了！单老
师他，他淹死了！”

李远和余晖彻底蒙了。梅德的眼睛死死盯
住水面。大概又过了三四分钟，梅德惊恐地说：

“单老师真的淹死了！一般人不可能在水里待这
么久还活着！”胆子最小的李远“哇”的一声哭起
来。“住嘴！”梅德大喝一声，再转过头，满头大汗
地望着袁滨，“奇怪，为什么单老师的尸体没浮上
来？”“这个水潭里有水草，你忘了吗？小时候我
爸就跟我讲过了，叫我千万不能到这个水潭里来
游泳。单老师一定是被水草给缠住了！”“天哪！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余晖慌了神。梅德喘着粗
气向四周环顾了一遍，然后迅速捡起单老师刚才
脱下的衣服和凉鞋，压着声音说：“我们赶快离开
这里！”四个人没命地跑上山坡，再跑到山另一边
的小树林深处，这里很少有人来。

梅德仔细观察了周围，在确定没人后，他将
单老师的衣服和凉鞋放下，抱了一把枯叶盖在上
面，小声说：“你们哪个身上有火柴？”

“你想干什么？”袁滨问。“当然是把这些东西
烧掉！要快！我不敢确定这个地方一会儿会不
会有人来。”“你你想，隐瞒这件事？”袁滨向后倒
退了几步。梅德向前一步，他紧紧盯着袁滨的眼
睛：“你认为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我我不
知道。”袁滨使劲摇头，眼睛里充满慌乱。“听着，”
梅德转过身对李远和余晖说，“我们现在必须冷
静下来，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改变。”李远和余
晖不敢说话，拼命喘着气。

“毫无疑问，单老师已经死了，虽然是一场意
外，但起因却是我们那个蠢主意！你们有没有想
过，如果这件事让别人知道了的话，我们不但会
被学校开除，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一
生就完了！”梅德低着头说。

袁滨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淌下
来：“可是，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难道不会
有人知道？”

梅德把手指放在嘴边，示意他住口。“我们从
开始回想一下，我们四个人赶到单老师的宿
舍——那个只有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时，我们
都看到了，只有单老师一个人在家里。”

“然后，我们告诉他钟林落水的谎言，单老
师立即冲到小山坡。我们就跟在后面，你们有
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人看
见？”

余晖想了一会儿，肯定地说：“应该没人看
见，我当时有意看了四周。现在正是最热的时
候，多数人都待在家里。”

“好，接下来，单老师不慎跌入水中——一直
到我们离开那个水潭。我也有意观察了，仍然没
有人看见。”

梅德停了下来，另外三个人望着他。“你们
懂了吗？只要我们四个人不说，没有人会知道
单老师的死和我们有任何关系。”“可是，我刚才
就说了，单老师被发现失踪是迟早的事。”袁滨
说。“你想想，有一个细节：单老师为了救人，在
入水之前就脱掉了衣服——这样的话，当有人
发现单老师溺水身亡的时候，或许会认为他是
到水潭游泳时淹死的，而不会想到和我们几个
有关。”梅德说。

“那我们干吗还要烧掉单老师的衣服？放在
水边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余晖小声说。

“傻瓜！我们烧掉衣服是为了在短时间内不
让人发现单老师已经淹死在了水潭！这件事越
迟让人发现，对我们越有利。”梅德说。

“单老师以前对我们那么好，现在我们害死
了他，还要这样做，我实在是觉得……”李远又要
哭起来。

梅德没等他说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狠狠
地说：“那你就把这件事说出去吧，我们几个人一
起坐牢！”

李远被吓傻了，他不停发着抖。
沉默了几分钟，袁滨说：“就照梅德说的办，

我们处理掉单老师的衣服，然后对任何人都不能
提起这件事！”

另外三个人对视了一眼，分别点了下头。“谁
有火柴？”梅德再一次问。几个人摸了摸裤兜，没
有谁身上带着火柴。

梅德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说：“李
远，你刚才玩的那个放大镜碎片呢？把它给我。”

李远愣了一下，但立刻就明白——现在正是
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可以用放大镜聚光，点燃
枯树叶引火。

五分钟后，一团火焰在小树林深处燃起。为
了不让火势蔓延开来，几个人将周围的枯叶清理
干净。不一会儿，单老师的衣服和凉鞋就化为一
团焦灰。

四个人挖了一个坑把烧剩的残渣埋了进去，
再抱来一些树枝和枯叶撒在上面。布置好一切，
他们稍微松了一口气。

“现在，记住。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任何
事。回家之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别露出什么破
绽。”梅德吩咐另外三个人。不知不觉中，他已经
成为这件事的领导者。

袁滨、余晖和李远分别点头。之后，他们各
自回家。到家之后，梅德装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过的样子。但他有意看了一眼客厅里的大
钟——如果他没有推测错，单老师的死亡时间应
该是七月十三日下午三点二十分左右。

吃晚饭时，父母并没有发现梅德有什么异
样，他们仍然在饭桌上谈笑风生。

晚饭后，梅德早早地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
上，他开始瑟瑟发抖——今天下午发生的这件事
实在是太可怕了。

都怪袁滨想出那个该死的“试验游戏”！单
老师竟然就因为这种无聊的玩笑而断送了自己
的生命，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可是，梅德忽然想
起，当时是自己第一个支持袁滨这个计划的——
现在，又能怪谁呢？

想到单老师平日的好，梅德流下泪来，他转
过身，想拿书桌上的纸巾。

突然，他发现床边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
人。梅德抬起头一看，竟然是单老师，正睁大眼
睛看着自己！

梅德吓得魂不附体，他大叫一声，几乎从床
上翻滚下去。这个时候，他睁开眼睛，醒了。

原来，进房后躺在床上，梅德不知不觉竟睡
了过去。梅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刚才只
是一个噩梦而已。可是，下午发生的事却是完
全真实的。梅德叹了口气，他想，要是整件事都
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他坐在床上发呆，过了
几分钟，感到有些口干舌燥，便下床找拖鞋，准
备去倒杯水来喝。突然，梅德的脸色变得苍白，
心狂跳起来，他想到一件事，一件被他完全忽略
的事！

(摘自《奇谭物语夜话》，宁航一著，作家出版
社2021年5月出版)

《奇谭物语 夜话》
□宁航一

路易斯·韦恩，那个画猫的男人
□崔 莹


